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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明明是“雨水”，却细雨夹
雪。雪籽敲击着玻璃窗，哔啪啪，沙
沙沙，时急时缓，时重时轻，本在窗
外，却又显得遥远。一会儿，雪籽变
成雪花，飞絮般飘舞。我喜欢这漫天
的雪，纷纷扬扬，把世间所有的悲
欢，都暂时覆盖。

悲欢总会隐藏在人间：打工的人
回乡过完年又要启程了，留守的老
人、妻子和孩子，站在村口相送。老父
老母拉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迟迟不肯松开；妻子眼望启动的汽
车，背过身去抹眼泪，丈夫跳下车，从
身后抱住妻子，替她擦干泪；车站上，
夫妻二人拖着行李，五六岁的女孩衣
着光鲜，一手牵着爸，一手牵着妈，粉
嘟嘟的脸似一朵盛开的桃花。爸妈同
时松开了手，向女儿挥手告别。小女孩
惊慌失措，接着嚎啕大哭，紧紧抱着妈
妈的双腿，哭叫着：“不走，不要走！”

比生离更痛苦的是死别。去年正
月初三，中午从医院大楼出来，早上
的太阳不见了，天变得晦暗，风肆虐
地刮，雪花漫天飞舞，似乎非得从这
世上带走些什么。晚上，父亲走了，走

在茫茫雪夜，走进茫茫天宇。大雪，将
他行走的足迹很快覆盖。

今年“小年”，又一个飘雪的日
子，母亲带我们去墓地祭祀。雪，落在
茔地上，消融了。父亲，伯父，大舅，二
舅，也如雪一般消融于土地中。

亲人，一个一个走了；世间的无
奈与悲欢，一幕一幕上演。

一个人走在雪地上，听着脚下
嘎吱嘎吱的声响，声声慢，裹着悲悯
与忧伤。低头，见一丛小草，从雪中
探出小脑袋，那股嫩绿在白雪的映
衬下，越发清新葱茏。心头一动，难
道这场春雪是上天捎信来，告诉人
们一切都将从头来过，温暖的春天
就要到了？

万物轮回，该走的终究要走，该
来的也终究会来。

雪天的夜晚，正是守静的好时
刻。将心思定下来，翻阅林洪的《山家
清供》。红尘烦恼，一时都忘却。《酥黄
独》中说，雪夜，芋正熟，喜欢吃芋的
朋友，带着酒来敲门，于是跟朋友一
边围炉吃香芋，一边交流“酥黄独”的
做法：熟芋头切片，研磨榧子、杏仁，

和上酱，拖面煎之，煎至略白滋味最
妙。“雪翻夜钵截成玉，春化寒酥剪
作金。”读到这句，仿佛闻到丰熟的
谷香，看见白芋煎金的模样，嚼到酥
软香甜的芋头，不由得感叹，这世界
竟是如此的美好。

想起儿时居住的瓦屋。那时的雪
更大，瓦屋顶上，盖满厚雪。屋檐下，
挂着一串串亮晶晶的冰凌。孩子们喜
欢看那透明的冰帘子，也喜欢拿把雨
伞，敲下冰凌，当作冰棍嗍一嗍，冰
凉，还有一丝丝清甜。用牙齿嚼，发出
咯蹦咯嘣的脆响。牙齿冰得发麻，心
里却爽歪歪。大人们拿铁楸，哗哗地
铲雪，孩子们在一旁堆雪人，在雪地
上奔跑，砸雪球，欢叫……

太阳出来了，雪开始融化。大院
里，瓦屋融雪之声叮当作响，偶尔“轰
隆”一声，是雪人匍然坍塌。这是春节
进行曲的前奏，高潮在后头——除夕
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初一到十五舞龙
舞狮的锣鼓声，热闹着呢。大人们隔
着水帘子，坐在阳光下，在一片嘀嗒
声中，忙着准备年货，孩子们在一旁
殷勤地跑腿，讨得父母赏一块花生
糖、芝麻酥或一把花生吃。

雪天的早晨醒来，天蒙蒙亮，赖
在被窝里不肯起，迷迷糊糊又睡个
回头觉。再次醒来，阳光照进窗棂，
听到窗外融雪声，嘀嗒嘀嗒，一下一
下，一声一声，清泠泠，清亮亮，清脆
极了，也纯净极了，宛如天籁。真是
天地之风雅颂！恰时，浓浓的豆香味

飘来，开水壶嘟嘟地叫着，爱人在准
备早餐。伸个懒腰，想起白居易的

《晚起》，记不全，随手从床头翻出
《唐诗》：

烂熳朝眠后，频伸晚起时。
暖炉生火早，寒镜裹头迟。
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
慵馋还自哂，快活亦谁知。
酒性温无毒，琴声淡不悲。
哑然失笑，白老头的日子竟过

得如此惬意、闲适，果真是“乐天大
人”！最有意趣的是，床边生着火红
的暖炉，“融雪煎香茗”。妙玉给黛
玉她们喝的茶，是采撷梅花上的雪
煮的，那般风雅，怕是世间无几人
能及，连黛玉这等清高之人在妙玉
面前也自叹弗如。古人比我们有
趣、会过日子多了！今日，自己也像
古人一样过
上“慵馋还自
哂，快活亦谁
知 ”的 生 活
了。但要达到

“ 酒 性 温 无
毒 ，琴 声 淡
不 悲 ”的 境
界 ，还 需 要
漫 长 的 修
为 。以 安 然
之心顺天地
之 机 杼 ，便
可发现天地
之意趣吧。

人间的雪
胡 静

灯的到来必然是喧闹的，伴随着
锣鼓响，花花绿绿五彩缤纷的灯队招
摇而来，极尽铺张之能事。忽然就想
起一个成语：鲜衣怒马。这个成语解
释了我们这个民族总爱把平淡的生
活激荡出水花四溅的活力来，于是有
了年，有了眼前的元宵灯会。

辛苦劳作了一年，终于有了一个
堂皇的理由停下来，以年的名义恣意
享乐一番，同时检点一年的得失，不
失为一种智慧的生存态度。人生说短
促却似漫长，像昏昏欲睡的夏日午
后，即便时钟走得滴滴答答，依然睁
不开困倦的眼。想想也是，就算清
醒，健步如飞，又怎能走得过时间，
怎能拽得住年的尾巴？倒不如欢欢
喜喜辞旧迎新，与时间握手言和。因
此，年成了人生路上的驿站，走累
了，倦了，停下来，在这个交界点回
首过去展望未来，暗暗积蓄能量走向
新的一年，再把新年过成又一个旧
年，一个个年像一圈圈圆满的年轮，
积累出一生的厚度。

元宵和年总是充满瓜葛，元宵是
人们对年的最后一点念想。

今年元宵节有乡间的舞狮灯会，
一座小城沸腾了。

即使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诧异
于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忽然涌现出来
的人流，这使我不得不重新打量这
个与我血脉相依二十年的小城，却
原来有一股我素来忽视的力量。像
地底的熔岩突然喷薄而出，那些人
忽然就从大大小小的街头直奔过
来，脚步杂沓，面容热切。很快，我的
前后左右都是人，陌生又熟悉。陌生
是他们的面孔，熟悉的是一口和我
相同的方言。

刚刚跨出旧历年，心里满怀着
对新的一年的憧憬，况且舞狮历来
都是这个民族所热爱的一种传统文
化活动。只是近年来随着现代文明
的冲击，网络信息的铺天盖地，一些

传统民间文化如舞狮等已渐式微，
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尴尬局面，这是
谁都不愿看到的。

我理解这些从各条大小巷子里
涌现出来的人群，理解了他们怀着的
美好的期盼。年热闹着呢，然而年亦
寂寞着呢，在大红对联的喜气里，大
家各自互不相扰看手机，抢红包、微
信问候、朋友圈晒美食，我看到了年
的寂寞。说到底也是人的寂寞。寂寞
的人们总想抓住一丁点可以慰藉的
热闹，况且它又是一次足以唤醒童年
美好回忆的舞狮展演。这个消息来得
激动人心，它让我们走出深宅大院，
走出不锈钢防盗门，在黑夜里拉下冷
漠的面具，你我他前胸贴后背地挨得

紧紧密密的，好像我们一直都这么亲
切无间。

灯来了！人群兴奋起来，仿佛投
下一颗石子的水面，涟漪起处我看到
一支灯火辉煌的队伍徐徐走近。鼓声
铿锵中首先走过来的是一排宫灯，拖
着长长的穗子，像一串串艳丽的流苏，
旖旎妩媚风情万种地模拟着古代皇宫
里的富丽堂皇。后面紧跟着两条虚张
声势的彩龙，张牙舞爪，圆瞪着两只巨
大的龙睛，好像也在惊异于围观人群
之多。舞龙后面是舞狮，一对大大的
忽闪忽闪的眼睛，巨大而又憨态可掬
的嘴巴张得老大，像谁家养的宠物。

但如若你看到舞起来的狮子，
则会被它的威武雄壮震撼！咚、咚

咚……苍凉沉重的鼓声像一首洪大的
韵叹调，仿佛来自地底，又像是来自空
中，神谕一般。要不就是从远古战场传
来？天地也为之一震，月光在那一刻
更明亮，银质的光辉洒遍全场。几只
雄狮刚才还在手舞足蹈，鼓声传来的
瞬间，它们像被注入了某种力量，一
律抖擞起了精神，不再扑闪着眼睛
卖萌，而是圆睁狮眼，随着舞狮人手
中的彩球腾挪跳跃，蹲伏、揖拜、纵
身、嬉戏，就地翻滚，鼓声时缓时急，
彩狮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怒气磅礴，
有时如蛟龙出海，有时如猛虎下山，
但不管做出何种姿态与表情，所表现
出来的力量都不容人忽视，仿佛此刻
它是一只真正的雄狮，在皎月与霓虹
的映衬下，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借着
气势磅礴的鼓声淋漓尽致地表达自
己的喜怒哀乐。在茫茫人海中它是否
也深刻感受到了孤独？那一刻，我相
信所有的人都忘了它们是由几个舞
狮人表演而成，而是把它们当成真正
的雄狮，人们瞻仰着它无与伦比的力
量，时时发出喝彩与叫好声。

面对出尽风头的彩狮，那两条不
甘寂寞的彩龙立时使出浑身解数大
显身手。舞龙人迈着矫健的步伐，高
举手中的彩龙，舞得虎虎生风。远远
望去，那巨大的怪兽真个像在璀璨的
夜空中吞云吐雾、御风而行一般。它
们或摇头摆尾，或首尾相顾，扭动、回
旋、昂首，不可一世。舞龙人拿出了
真正的绝活，他们回环盘旋着攀爬
上一座垂直树立的梯子，远远望去
只看到星月之下霓虹之上一条银龙
傲啸苍穹，似要扶摇直上九天而去。
巨龙的头顶，一轮银盘样的月微微
俯首欢腾的人间。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年代不同，欢乐是一样的。在
热闹的人群里，看着面前一张张喜悦
的面容，不知道蓦然回首的灯火阑珊
之处，会有着怎样的风景在等我。

月如昼，人依旧
程琼莲

扬 鞭 胡茂芹 摄


